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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鲁王》的女性形象初探 

蔡　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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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西部苗族丧葬仪式上口头唱诵的活态史诗《亚鲁王》塑造了美轮美奂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铜鼓文
化的殉道者、能征善战的女英雄、女性神力形象和管家型的妇女群象等，每一类女性形象都有着古老的历史文化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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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苗族活态史诗《亚鲁王》在紫云县进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过程中意外现身，同年成为中

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重点项目，并被文化部

列为 ２００９年中国文化的重大发现之一。２０１１年
《亚鲁王》荣列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２０１２年２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
院六大学术事件，与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等事件

相提并论。之后，《亚鲁王》被改编为大型歌舞剧，

在贵州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囊括剧目金

奖以及最佳演员奖两项殊荣。苗族史诗《亚鲁王》

塑造了美轮美奂的女性形象，本文拟对它的女性形

象进行初步探讨。

　　一　波尼冈囊：铜鼓文化的殉道者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跨国民族，铜鼓是苗族

的“重器”“神器”，是苗族祭祖的必须之物。由于

苗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汉文献记载的历史较

晚。《黔记·卷５９》载：“苗人……自长沙、沅、辰以
南，尽夜郎之境，往往有之……岁时，如亲戚挝铜

鼓，斗牛于林，其负者祭而食之……”［１］１３６乾隆《贵

州通志》卷７载：“黑苗在都匀之八寨，丹江，镇远之
清江，黎平之古州……人死，椎牛，敲铜鼓，名曰闹

尸。”［１］１４８铜鼓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功能，“用作乐器，

在祭祀、婚礼、丧葬、喜庆节日等仪式中广泛使用，

作为‘重器’用以集众、战阵、陈列等，以表权威；用

作贡赋，以示臣服；用作贮贝，以示财富；用作葬具，

以佑灵魂；或在屋脊，杖头等处，用作装饰。”［１］１３９在

宗教仪式中启用和收藏铜鼓，必须先对铜鼓进行祭

祀，一般要先杀鸡祭祀，将鸡血滴在铜鼓上，并将鸡

毛拔下，用鸡血粘于铜鼓四周，并在铜鼓前烧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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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肉等物献祭，然后才开始敲击铜鼓。这些礼仪

都可以在苗族的丧葬仪式中唱诵的活态史诗《亚鲁

王》中找到它的源头。

在《亚鲁王》中《造唢呐造铜鼓》一节叙说了铜

鼓的来历、铜鼓的种类及敲击铜鼓的缘由。苗族先

民咤牧娶了雷神的女儿波尼冈囊做妻子，之后咤牧

开始学习造铜鼓，他造了２４面铜鼓，分别放在２４
个山头，其中１２面为黄色，１２面为灰色。但是咤牧
造的铜鼓被拿回家之后却吹不叫、敲不响，他对此

百思不得其解。一天，咤牧与族人一道去外面赶集

去了，咤牧让妻子一人在家。他的妻子波尼冈囊坐

在咤牧的铜鼓上绣花做针线活，这天她来了月例。

咤牧做生意回来，发现铜鼓上染满了血红，铜鼓擂

得嘹亮地响了起来。咤牧说：“你的血滴让乐器叫

了，你的血红叫铜鼓响了。”［２］２７于是咤牧要杀妻祭

铜鼓。他对妻子说：“现在我要供你祭奠我的铜

鼓。”［２］２７妻子波尼冈囊欣然同意了丈夫的要求，她

说：“咤牧哩咤牧，你现在就砍我吧！你马上就杀我

吧！如是哪一副乐器没沾上我身上的血，它是有情

有义的乐器。要是哪一副乐器没染我身子的血，它

是痴情痴意的乐器。要是哪一副乐器沾上我身子

的血，它是使子孙富贵的乐器。”［２］３０咤牧砍杀波尼

冈囊之后，将波尼冈囊的尸体隐在圆仓红稗中。雷

神发现咤牧杀死自己的女儿波尼冈囊祭祀铜鼓之

后，便对咤牧发动征战，引来滔天洪水。

从史诗《亚鲁王》不难发现，波尼冈囊心甘情愿

地为铜鼓牺牲，以富贵子孙万代。但是她所企望的

要求很简单，只要后世在其坟头杀鸡祭祀添把土就

行了。波尼冈囊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铜鼓文化的

殉道者。在丧葬仪式中，敲击铜鼓是咤牧兑现妻子

波尼冈囊的临终遗言，之后，苗族丧事，必敲铜鼓成

了苗族遵循的传统习俗，并且一直延续至今。麻山

苗人认为，人死之后就要回到祖奶奶那里与祖先团

聚。丧葬仪式中敲铜鼓，是表示对死者的哀悼，让

死者安然进入仙界，与祖先相聚。同时表示死者生

前的富贵，即用铜鼓通知仙间神灵，让他们知道，又

有一个富人前来报到，让仙间神灵都来欢迎死者，

使用死者在仙间也同样富贵显赫、同样受到尊重。

因此，铜鼓文化表征了苗族的祭祖信仰，属于精神

文化范畴。

我国是铜鼓的故乡，在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鼓，

也是现今世界上出土和保存铜鼓最多的国家。“分

布在贵州、云南、四川、广东、广西、湖南的苗族、瑶

族、壮族、水族、佤族、布依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都

有悠久的使用铜鼓的历史。”［３］我国西南少数民族

制造和使用铜鼓的历史十分悠久，但是由于我国西

南少数民族分化、融合、迁徙的情况十分复杂，再加

上古代文献对早期铜鼓缺乏记载，以至铜鼓的族属

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亚鲁王》中关于铜鼓的内容

也为我们探讨铜鼓的族属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

路径。

　　二　能征善战的女英雄

在西部苗族丧葬仪式上口头唱诵的活态史诗

《亚鲁王》讲述亚鲁王学艺归来继承王位之后，凭着

智慧和英勇，收复疆土，使王国重新走向繁荣的故

事，同时也栩栩如生地展示了现今贵州西部苗族的

丧葬、婚恋和服饰诸方面的风俗文化。

在苗人的心目中，苗族史诗《亚鲁王》的同名主

人公是一位顶夭立地的英雄，然而，英雄的人性光

彩倘若离开了与之唇齿相依的女性，也会变得黯淡

无光。在《亚鲁王》的人物体系中，妇女形象显得光

彩夺目。其中不少女性不仅花容月貌，是家庭的贤

内助，而且能征善战，一旦战事发生，在激烈的厮杀

中她们也是临危不惧、英勇过人的女豪杰。其中能

征善战的女英雄可分为两类，即初恋情人波尼桑，

绝色佳人波丽莎和波丽露。

（一）初恋情人波尼桑

亚鲁不到 ９岁开始拜师习武，精通十八般武
艺，弓术、镖术无所不精，学成归来返回疆域的途

中，迷路进入一片莽莽苍苍的森林。醒来时遇到一

头凶猛的雄狮，经过激烈的搏斗，亚鲁射杀雄狮，在

当地传为佳话。纳经王国的卢呙王听说这里出了

一位大英雄，便下令捉拿亚鲁。少不更事的亚鲁中

了卢呙王的圈套被活擒，在父王翰玺鹜的老将夯驽

的帮助下，亚鲁才得以逃跑。

亚鲁在夯驽家疗养期间，夯驽的女儿波尼桑给

亚鲁端茶送饭，还陪亚鲁在村寨边玩耍游玩，夜晚

两人手拉手共赏明月，在月荫下躲猫猫，波尼桑陪

亚鲁打猎、射鸟、射箭、舞镖，亚鲁与美丽善良的姑

娘波尼桑产生恋情。波尼桑是亚鲁的初恋情人，他

们感情甚笃，亚鲁告别恋人，踏上征途的情形跃然

纸上。“波尼桑送别亚鲁走了一弯又一弯，亚鲁告

别波尼桑过了一坡又一坡。波尼桑送亚鲁到布杜，

波尼桑站在土坡上看亚鲁渐渐远去，波尼桑呆立坡

上望亚鲁天边消失。”［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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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鲁王带兵攻击卢呙王城，久攻不下，波尼桑

策马飞奔而来，援救亚鲁王。波尼桑协助鲁亚王用

火攻卢呙王城，大获全胜，但波尼桑被卢呙王射中，

倒在血泊中。亚鲁的初恋情人波尼桑被卢呙王的

箭射中之后，亚鲁飞身下马，紧紧抱住波尼桑，波尼

桑喃喃地说：“亚鲁哩亚鲁，天是亚鲁王的天，地是

亚鲁王的地，天下是亚鲁王的疆域，地上是亚鲁王

的王国。”［２］９１然后波尼桑口中鲜血喷涌，告别人世。

由于波尼桑的援助，亚鲁王在战争中取得了接二连

三的胜利，收复了疆域纳经和贝京。

（二）绝色佳人波丽莎和波丽露

如果说初恋情人波尼桑是亚鲁在夯驽家疗养

期间缔结的恋情，那么绝色佳人波丽莎和波丽露则

是成年的亚鲁王在征战主迁徙过程中艳遇的恋情。

在“龙心大战”中，赛阳、赛霸没有得到“龙心”，于

是他们施以“美人计”，派诺赛钦与波丽莎做情侣，

派汉赛钦与波丽露做情人，用假龙心去引诱单纯酷

爱刺绣的亚鲁小王妃波丽莎和波丽露，偷换真龙

心。通过美人计抢走龙心的赛阳赛霸发动疯狂进

攻，率领七千砍马腿的务向亚鲁王领地开进，大兵

压境，亚鲁王从集市回到王宫，调集调集七百名做

生意的兵，因为龙心被抢，亚鲁王失去庇护，亚鲁王

的领地被七千砍马腿的务团团包围，士兵阵亡

过半。

波丽莎和波丽露主动承担丢失龙心的罪责，率

兵舍生阻挡赛阳、赛霸的疯狂进攻，史诗对此有着

生动的描绘：

波丽莎和波丽露招兵，波丽莎与波丽露来点

将，率七百人守护城门，领七十人驻扎阵地。波丽

莎舞动宝剑，波丽露挥起梭镖。从城墙上跳下，飞

身跨越城门。杀向赛阳的兵，砍倒赛霸的将。波丽

莎舞剑辟开血路，直杀诺赛钦。波丽露挥镖左刺右

杀，掩护波丽莎。鲜血流成河，尸首堆如山。七千

务莱包围波丽莎，七百务呸围住波丽露。波丽莎剑

刃翻卷，精力耗尽，波丽露镖竿断裂，精气枯竭。波

丽莎血洒大地，波丽露血流故土。波丽莎倒在鲜红

血泊中，波丽露躺在族人白骨堆。［２］１６２－１６３

波丽莎和波丽露亲如姊妹，相互配合，协力作

战，英勇无畏，她们的英勇拼杀，让亚鲁王的军队得

到喘息的机会，带领族群撤退。因寡不敌众，她们

战死在故土，成为巾帼英雄。

在史诗《亚鲁王》中，无论是初恋情人波尼桑，

还是绝代佳人波丽莎和波丽露，她们有一些共同的

特点，即都是甘愿自我牺牲的女英雄，她们不仅有

着倾国倾城之美貌，而且是英勇善战的美女，是亚

鲁的忠诚的助手和保护神，在亚鲁遭遇危难之际，

她们突然现身，挺身而出，帮助亚鲁克敌制胜，最后

她们都无一例外地血洒疆场。波尼桑、波丽莎和波

丽露已成为苗族人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三　霸德宙：女性神力形象的象征

亚鲁王迁徙到荷布朵王国之后，荷布朵要求亚

鲁王迁徙到别的地方。亚鲁王先与荷布朵结拜兄

弟，之后把铁匠铺建在荷布朵王国，亚鲁王利用与

荷布朵年轻貌美的王妃霸德宙做菜、煮饭、挑菜、送

饭的机会，不断加深和她的感情，并最终占有了荷

布朵的王妃霸德宙。

史诗对于霸德宙旺盛的性欲作了直露、大胆的

渲染，如：

晌午时分，母猪发情拱了圈。霸德宙转身看着

亚鲁王，散出熟透的气味。亚鲁王伸手搂过霸德

宙，剥开她贴身衣裳。霸德宙身子油光水滑，霸德

宙双乳象岩象峰。圈里的母猪拱猪圈，发情的母猪

刨食响，亚鲁王抱着霸德宙，像母猪刨食嘣

嘣响。［２］３３４

当亚鲁王与霸德宙交媾之后，霸德宙并不是对

荷布朵王隐瞒真相，而是坦言相告：

大王哩大王，你是首领，顶天立地的男人，你是

大王，身强体壮的汉子。你一千个白天不抱我，你

一千个夜晚不摸我……你弟亚鲁是首领，身体强壮

的汉子。他会搂抱我，他会使我出怀呢，他还会摸

我，他会让我受孕哩……我真的怀上了。我已经有

身孕。［２］３３８

这些表述生动地反映了原始先民的原始民俗

特点。在麻山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亚鲁王率领

苗人们一直在征战、迁徙，生存十分艰难，时刻面临

死亡的威胁。因而，麻山苗族先民认为，具有生育

能力的妇女是氏族人丁兴旺、动植物繁殖的保证，

人们把繁衍子孙、生育后代作为人生和族人的头等

大事，由男女交欢而生育后代，是天经地义的事。

由此产生了普遍崇拜生殖和繁育的社会意识，女神

神话和女性神力崇拜应运而生。

原始先民最为关心的莫过于传种与营养。人

们认为，传种与营养与宗教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

系。性，常被看作宗教的主要根源。“在仪式上放

任性，并不只是纵欲，乃是表现对于人与自然界的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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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力量的虔敬态度；这种繁殖力量，是社会与文

化的生存所系。”［４］苗族的葫芦生人神话也很好地

说明了这一点。原始人崇拜葫芦，主要是因为人们

在长期食用葫芦的过程中观察到葫芦多籽，而且形

似母腹。原始人认为葫芦多籽便具有旺盛的生命

力，并且希望人类也具有这样的生命力，于是对其

产生了崇拜。世界许多母系氏族社会遗址出土过

大量的凸显母腹的女神像，就是明证。可以说，性

欲旺盛的霸德宙是山地苗民生殖崇拜观念的生动

写照，也是女性神力形象的表征。

　　四　管家型妇女群象

亚鲁王有７０个王后王妃，亚鲁王领兵在外征
战，收复领地，王后王妃们垦田种谷、圈池养鱼。“七

十个王后料理七十坝平展水田，七十个王妃打理七

十坡肥土肥地。”［２］１１５－１１６麻山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经

常干旱缺水，正如史诗文本所描述那样：“稻田正干

裂成一道道口子，鱼池正在变为一团团污泥。”［２］１１８

在干旱缺水的情况下，７０个王后王妃们往往头顶烈
日，抬着麻布，穿过崎岖小道，到田坎下江滩上去洗

麻捶布。在高原山地环境中，她们都深知土地之重

要、鱼池之珍贵。有一次，王后王妃一起对亚鲁王

说：“大王哩大王，我们洗麻很小心，我们洗布会当

心。……我们知道吃大米要种水田，我们知道吃鱼

虾得有鱼池。兔的天我们去洗麻洗布。”［２］１２０

深居山地的苗族，向来食盐匮乏，亚鲁王在经

商归途中意外发现生盐井之后，为了熬生盐，亚鲁

王自己造钢锅、铸铁锅、打柴刀、制斧头。妇女们在

这其中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她们砍柴、挑水，干得

汗流满面。由于王后王妃们的密切配合，在经过一

次又一次的试验之后，终于熬出生盐。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妇女曾在生产、生活诸

方面起过主宰作用，管家型的妇女为族群的发展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亚鲁王的父亲翰玺鹜王迁徙到

诃锦甾，在诃锦臧定居之后，用七十妮砂绕、七十妮

砂绒迎娶博布能荡赛姑，目的就是让她管宫管室，

“迎博布能荡赛姑，她当上做菜的王后，娶博布能荡

赛姑，她当了煮饭的王妃。”［２］４９３年之后，她生下６
个王子，即赛鲁、赛斐、赛阳、赛霸、亚鹊、亚鲁。这

一习俗代代传承，相沿成习。

即便是铜鼓文化的殉道者波尼冈囊、能征善战

的女英雄也具有管家型妇女的特点。波尼冈囊平

时在家做针线活、管理家政。亚鲁王的初恋情人波

尼桑告别人世之前对亚鲁说：“亚鲁哩亚鲁，我就要

归去祖奶奶那里，谁来为你做菜？”［２］９１“亚鲁哩亚

鲁，我就会去祖爷爷那方，哪个为你煮饭？”［２］９２这番

表白可以说是管家型妇女的形象表达。亚鲁王在

征战和迁徙过程中艳遇绝代佳人波丽莎和波丽露，

二者亲如姊妹，波丽莎经商并为亚鲁王室掌管财

物，波丽露料理日常事务并管理家政。总之，亚鲁

王带领族群在征战迁徙过程中，管家型王后王妃虽

然无名无姓，她们却以默默无闻的操劳，为亚鲁王

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管家型妇女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驯服。这种驯服

是以男性为依赖的，爱他，侍奉他，要打要杀随便他，

甚至连自己的生命权也掌握在男人手里。由于波尼

冈囊是雷神的女儿，杀妻子要得到雷神的批准。于

是咤牧去问雷神，并把杀波尼冈囊的原因告诉雷神。

雷神说：“现已成你家猪，现已成你家狗。关在你家

厩里，关在你家厩中。你要杀就杀，你要宰就宰。不

用给我讲，不用给我说。”［５］５８咤牧得到雷神的同意之

后，回到家后准备杀妻子。妻子波尼冈囊只好答应，

她说：“你要杀就杀，你要宰就宰。”［５］６３

史诗是苗族先民生活的折光反映，是苗族语

言、先民的原始思维及苗族社会发展的产物。透过

上述女性形象，可以清晰地见出史诗形成时代苗族

女性的生存处境、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所处的

地位和职能，对其进行深入的阐释和研究，具有很

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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